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白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莉
現在夏令會和婦女會及其他同學會等等社團的聚會活動，幾乎都要加些表演節目，更是少不了婦女團的支柱。而婦女團的成員可多半是歐巴桑級的了。常為了要出節目，才捉人湊數，老少一起來的惡補助陣。近年來，我欣喜看到各地區婦女會或同鄉會都己有了成班的歌舞團，各陣容組合得有模有樣，出場表演都有聲有色不遜科班的水準。
看了年會一場熱勁的黑貓舞，使我想起十幾年前的婦女會會長，為了年會的節目，焦急殷勤地招兵買馬要排演一跳舞節目。當她找到我的頭上，我受龍若驚，尤其我那外子也要拿下他的老花眼鏡，把我身子從頭到腳斜視打量了老半天，還抿著嘴把要說的話吞回去，我自已也在長鏡前騷眉弄姿一番，把腳踢幾下，看看自己那庸腫鬆弛懸掛的肉塊，那一副半老徐娘之態的德性，不禁也捧腹大笑起來，除非去吃仙丹熊膽藥去模糊忘我，否則該識趣藏醜吧！
會長一再強調只是好玩娛樂一下，盡點婦女會該分擔的義務罷！我也感到是甚有新鮮創意的節目，也就半堆半就地被捉去湊數。她還好心相告我是個「祖母級」的人物才夠資格上選參加，使我聽起來不知是褒或貶，有點兒不是滋味呢！
談起跳舞，個個都哀叫「我不會呀！」、「我沒跳過呢！」、「唉喲喂！笑死人，老不羞」都有打退堂鼓的話語，但口才一流又能幹的會長，竟也能征招到多位忘年娘子軍為陣容，雖燕肥環瘦，高矮參差都有，都是韻味猶存成熟歐巴桑。
這些走路都會氣喘，會腳痠的歐巴桑真的大多素無跳舞經驗，不要說上舞台就是上舞池跳個三步澎洽的也不多，筋骨更是僵硬沒活動訓練，這樣先天不足的隊員，可真苦熬了教練，一切要從基本開始，碰到老骨頭不能彎不能跳都要偷工剪料的修改重編，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見也真多，連服裝也怕太緊太短太露之議，排練時間更是傷腦筋。這批娘子軍都是女主管女強人或超級母親，其身價時價都甚高貴，要大家能準時或集中精神練舞真是不簡單，幸好教練都非常熱心又體貼，讓每個人都服貼，並能自動自發打成一片，撥動了每個人潛在的跳舞細胞，使在短短幾個禮拜天的排練，竟能上台演一場黑白舞。
當一身黑白顯明裝配的娘子軍，整齊的排一字隊行橫跨舞台，借著舞台燈光的浪漫，五十一朵花的老青春仔竟然也能在輕快活力的音律節奏踢腿踏腳，舉起大腿CAN、CAN一場壓軸大腿舞，散發著老天真的古稚，讓觀眾一開眼界，開懷大笑，傅得滿場歡笑和熱情的嘯聲。大家都流了一身汗，喘氣著相互安慰的說：雖不盡善美之水準，但得個勇氣獎或服務獎該受之無愧，至少完成同歡娛樂功能。
自從那黑白舞出道後，不少人還津津樂道，似乎無形中就有了個歐巴桑舞團的存在，不時可速成招集排練去應景助場。每次更是有再創新之作，大家也越來越有興趣與信心了，認為是個很好的心身舒展健身健心的活動。現在大多數隊員己突破了那老不羞的心態，只是排練和表演時間的衝突，都無法真正投入，每次還得讓召集人再次費番口舌鼓舞。
我又去照照鏡子，把腳踢兩下，回憶著大腿舞、山地舞、採茶、桃花過渡、韻律舞和排舞等等舞姿，腰身來個扭扭轉轉，再把屁股搖一搖，幻想著跳著夏威夷草裙舞，摩洛哥的肚皮舞，莞爾飄飄然地沈醉在白日夢裡，不覺南柯一夢，噯噯噯！可真又黑白舞。對那場黑貓舞又多了些喜悅的親切感與會心的賞識。
